[bookmark: _GoBack][image: DSC_0063][image: 2023年-第28期-672-11月8日]岁月回眸    
我的大学     华禹辰   
1973年7月，正值夏收农忙季节。那时我已从牧区被分配到呼盟阿荣旗格尼河农场当了一名拖拉机手，每天开着链轨拖拉机收割、翻地忙得不亦乐乎。忽然有一天场部传来消息说近期全国大、中专院校面向知青招收工农兵学员而且还有天津高校来我们这里对口招生（只招收天津籍知青）要求自愿报名、群众评议、领导推荐、文化考试和政治审核，符合标准的可以被推荐去上学而且是回天津。这无异于天上掉下个大馅饼！   
早在牧区时，自1971年始就有同学间或地被推荐去上学，有的去海拉尔或扎兰屯上中专，有的直接被选调回津上了大学。选调和上学似乎成为知青离开草原的一个捷径，所以从那时开始有的同学就已经着手进行文化课的复习，为迎接选调和上学做准备。   
1972年底根据国家的一个文件，相关部门将我们这些在新巴尔虎草原下乡多年的知青有组织地调离了牧区，他们一部分去了大庆油田，一部分去了呼盟的几个国营农场。我和黄花公社、贝尔公社的几十名同学被分配到了格尼河农场。   
农场的生活条件较牧区要好了许多，最起码这里是定居过集体生活，睡火炕、白面馒头、土豆、大白菜能吃得饱饱的，再也不过那种饥寒交迫的日子了，再也不过那种单调乏味的的游牧生活了。农场职工基本上都是汉族，大家生活习惯相近、语言相通而且他们很多人都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发北大荒由部队转入军垦的退伍军人。所以多少保留着部队的传统，编制上有连长、指导员、排长、班长等等。   
[image: IMG_20231018_140019_edit_21797034845631]我们来到农场后很快地适应了这里的生活，白天上班劳动，晚上回来吃过饭后，我们这些“跑腿子”（单身）在一起下棋、打牌、唱歌很是热闹。我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个地方并决心在这里继续扎根一辈子，在祖国的北大荒好好地干上一番事业。   
当新的环境再次唤起新生活渴望的时候，选调上学的事情突然降临，再次打破了生活的平静。下乡后最初并没有想过离开草原，只是后来单调、乏味、看不见尽头的、艰苦的放牧生活让我产生了动摇。来到了农场，条件好了很多，便有了安于现状的感觉。因为毕竟上山下乡是出于自愿且立志广阔天地干一番事业的初心未改，所以面对上学报名与否内心充满矛盾。何况自己一个六八届初中生，初中一年级的课程都没有学完，凭什么去考大学？   
我们连长和指导员对知青非常的体贴和同情，他们给我们开会，动员我们一定要珍惜这次机会，鼓励我们报名参加考试，还不顾农忙破例放了我们两个星期的假要我们好好复习功课。指导员说，当农工和上大学都是革命需要，考不上就继续在这里干，考上了将来可以更好地报效国家，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我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报考了大专，虽然只具备小学的文化水平、数学也复习到了代数的根式运算。我知道我考不上，所以心地坦然，不抱希望，不过是把它当做一次历练罢了。   
七月中旬，我们20几名被推荐的知青，先到农场总部参加了体检，次日乘车去了阿荣旗参加文化考试。报考中专者考语文、数学和政治。报考大专者除了语文、数学、政治外，还有物理、化学和外语。我是报考了大专的，真不知这从无根底的理化和外语怎么考？   
[image: mmexport1697608697118_edit_21982195697165]令人想不到的是临考时突然接到通知说，高考取消了理化和外语，跟中专一样只考数学、语文和政治。这无疑天上再次掉馅饼，对我这个报考大专的准初中生真是一个福音。那时的语文就是一篇作文，政治也是当时的文革形势，对我们知青没有多大的难度，所差也就是数学了。不过我也及格了。
不久公布了考试结果，及格者分两个等级，录取和备取。分数比较高的取得录取资格，名次排后的为备取，也就是当有录取资格的人因为其他原因被淘汰下来的时候由备取的人顶上来。 后来就是漫长的等待。我接着干我的农工、开我的拖拉机，忙时也加班加点去扛麻袋。一百七八十斤的黄豆扛在肩上，一步一颤地走上踏板将它倒进四五米高的粮囤里，感觉又矮又瘦的自己还有把子力气。   
大约九月中旬，上学的最后一榜公布了，有几位获得录取资格的同学落榜了，而我这个备取则榜上有名。巧合的是在张榜前，当时的人民日报发表了一位名叫张铁生的辽宁知青的一封信，信中说他在农村全心全意地接受再教育，全身心地投入到农村的生产劳动之中，哪里有时间去高考复习？倒是那些不安心在农村者利用了高考的机会，成为了摆脱农村艰苦生活的幸运儿，这对于像他这样安心扎根农村的知青实在不公平，所以他在考场上并未答题而是交了一张白卷。   
[image: IMG_20231019_102042_edit_57779993946390]张铁生的“白卷”，即代表了很多知青的的心声，也受到了中央某些领导的重视，由此还引发了一场“反潮流”的政治风暴。我的“大学”，正好赶上了这个关键时刻，在知青选调和上学方面更加注重政治表现了。一些考试成绩较好的同学可能就是因为“政治分数”不够被淘汰了下来。所以我觉得像我这样的初中生能够被选调上学，无疑是沾了张铁生的“光”。尽管后来“白卷先生”受四人帮所累身陷囹圄但我却从未憎恨过他，因为没有他的白卷就没有我的大学。
1973年9月下旬，我们五个曾经的草原知青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来自黄花公社的四人（三男一女）和贝尔公社的一名女知青匆匆地踏上了回津之路。那里有崭新的生活正在等待着他们。我们感叹命运，它的被改写竟也是在那不经意的转瞬之间。那是一个难忘的漆黑之夜，我回到了天津的家。父母从睡梦中被我的敲门声惊醒，当他们得知我被选调回津上学时，激动得热泪盈眶。母亲在床旁抽泣，父亲来不及穿衣跪在床头儿不住地磕头，嘴里还念叨着；感谢老天爷、感谢老天爷！他们朝思暮想的儿子终于回家了……。
我被天津医学院录取，报到时已经开学十几天了。步入大学的门槛才知自己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也就特别后悔牧区的那几年没有珍惜时间，没有利用那一段宁静的日子安心学习而总是被一种焦虑的心情所笼罩着，以至于大把的青春好时光都被荒废了。
而今已是2023年。从1973到2023，五十年过来了。五十年前的大学，注定了我成为了一名医务工作者，几乎当了一辈子的内科医生。五十年来虽未在医学方面成就什么，但几十年来救死扶伤的好事没有少做。直至步入古稀之年仍工作在医疗岗位上，几乎每天都在病人及家属的感谢声中渡过，这足可使我聊以自慰。 
文本作者曾为内蒙古新右旗黄花公社天津知青 2023.10.14 于天津
五十年前·那次“高考”        骈江芳
  五十年前我参加了1973年的“高考”。那时我还是个下乡插队的知青，1972年4月由呼伦贝尔草原牧区转插到河北清苑县白城公社一大队。 
1972年是文革后第一次恢复大学招生，当时还没有在全国普及招生只有少量大专院校作为招生试点。第二年，也就是1973年是根据毛主席“教育要革命，学制要缩短”，让工农兵学员占领大学阵地的指示进行的招生。1973年的大学招生是根据头一年的经验确定的“自愿报名，群众推荐，文化考察，上级批准。”的原则进行的。
那时候我在农村劳动就是闷头干活，从来不动脑子，经过父亲的指点启发，这一年春节回家带回来当年的文化课本，劳动之余的晚上还要在昏暗的灯光下看书学习，加紧复习文化课，以便尽快进入备考状态。
[image: 骈江芳-6=]父亲在保定的河北大学工作，早就知道了大学招生的消息，临近考试他安排我提前离开农村到他工作的大学里补习功课。我来到保定，每天由他给安排的大学教师给补习初中数理化。学习也是个苦差，一对一的单兵教练，每天作老师留的习题。化学、物理还是初次入门，大学老师给讲初中的理化课，简直就是高才低就，无从下手。而我68届初中生还没有学过物理、化学这两门功课就文化大革命就风起云涌，全国所有大中小学校停课闹革命，以后就是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插队到了呼伦贝尔草原牧区。因此文化基础太差，物理化学都是从头开始。
那年复习功课备考正值六月份，夏日酷暑，挥汗如雨。我天天苦读，日日练题，掌灯夜战，进步很快，理化成绩基本可以达到初中水平。考试结束，想不到一个月的功课补习下来，体重竟然下降了20斤瘦了不少。
考试之前已经在公社报名填表、体检手续都已经完成，就差最后的考试一哆嗦了。那一年清苑县的考场设在大李各庄中学，这是当年县里唯一的一所完中。我所在的公社有三人参加考试，在此之前互不相识，因参加大学招生在一起去参加考前的一系列手续办理才算认识。
1973年大学招生辽宁出了个“白卷英雄”张铁生，被四人帮利用是反潮流的先进知青。后来参加这次考试的青年多少都受到影响，这一次考试、招生、录取都被重新洗牌。谁也说不好自己参加文化考察的结果如何？是否受张铁生白卷英雄的影响？
我们公社三位考生也聚在一起议论过各自未来的命运会怎样，后来他们两个接到保定中等师范的录取通知书，而我一直到快开学也没有消息。我考试结束就回到生产队继续参加劳动，能否录取心中无数，慢慢等待着结果……
我心灰意冷一边下地劳动一边想着考试现场的一幕幕过程，数理化习题、作文题目……走出考场也曾和熟悉的同学对过答案估计都能及格，物理化学甚至能达到80多分。那年考试题目出的比较简单，多数都是初中的题。
在我希望渐渐破灭时，突然有人到队里来找我，说录取通知书来了，有人亲自送到你住的房东家。我的心在砰砰砰的跳动，真不敢相信会是这个结果！人生的转机就这样出现了？拿到入学通知书那天已经是开学的日子了。看看通知书是“河北农业大学农学专业”，不管怎样终于走出知青行列，有了立足于社会，自己养活自己的保障啦。
今天6月18日是父亲节，我以此文来记念我逝去二十五年的父亲。他在我知青生涯中，在我迷茫无助中，为我指引一条光明大道。从此，让知识的海洋一直包围着我，给了我信心和力量，给了我人生前进的方向！
            本文作者曾为内蒙古新右旗克尔伦牧场天津知青 2023.6.18.于天津
                       教师进修 ● 一年的大学生            李国强 
2022—1972=50（年），那一年的8月初接到通知“天津招高中知青老师”，那一年的8月报名合格政审，那一年的9月参加了考试，哪一年的9月22日乘车西旗—满洲里—嵖岗—三棵树—哈尔滨—天津，那一年9月30日天津师范学院报到编入中文系进修乙班，那一年10月上课学习，1973年10月毕业工作。      
9月22日，郑长顺（老大）付释（二哥）我三人从西旗启程踏上回津上学路。哈尔滨倒车，到一家小饭店吃了便饭，后到照相馆拍了唯一的一张合影照，直到今天还保留着。
[image: mmexport1697609207692]9月30日最后的报道时间，转天上课。我们乙班的辅导员是吴寿章（后来到体院工作，再后来到国家体委任排球司司长）。
这一年的进修学了多少东西呢？实话说没学多少。现代古代汉语、古典文学、现代文学、文艺理论……
进行了三大活动:1.学工到棉纺四厂劳动1.5月，2.到烈士陵园整理资料简介1个多月，3.跟随红学专家李隆基老师“研究红学”一月余。再加上寒暑假。一年就毕业分配了。
学院的食堂还算不错的。每月18.5元饭费，30斤饭卡。这对我来说不算够的。但，好在学友们同情达理的，尤其女同学赵慧芬、袁国英、苏冬梅、高恭民总是三斤二斤给我。男同学聚一堆儿或打饭回宿舍，吃完了打会儿扑克挺好的。     
最感到荣幸的是:因为名称为“进修”所以不算大专，再加上仅一年时间，便称为“速成专科”，原许愿的大专作废，因此没有毕业证——实实在在地不折不扣地白牌先生；分配上是下乡远来的“远走高飞”，近来的“近水楼台”，就近分配，我到了“天津的西藏”贫瘠聊倒雁过拔翎的太平村。
就这样，我成了李家门儿女辈里的独一份不在谱的“大学生”。“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百川到东海，何时复西归。”不为消尽而叹息，正视溜走时光便了。万不可在花落时，感叹岁月流逝后的离殇。浮云尚且漂流不定，何况岁月如流水一晃便十年呢！
骄傲地记得1979——1982三年“广播电视函授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津南港200余名学员，我是99名合格学员之一。
               本文作者内蒙古新右旗黄花公社天津知青 2023.10.15 于天津大港

全国各地知青活动简讯
▲2023年是毛泽东主席诞辰130周年，也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指示发表55周年。在全国知青纪念下乡55周年之际，北京知青网精心设计制作了知青纪念章，并正式发行知青系列纪念邮票（套票）与55周年纪念首日封。
▲2023年10月14日，山东兵团部分知青踏上重回东营黄河口的寻梦之旅，回到半个世纪前奉献青春洒下汗水的故地，这里曾经是山东生产建设兵团一师驻地的延申，如今已成为知青小镇。
▲2023年10月26日至27日北京知青网总编姜成武一行10余人到山城重庆旅游考察。他们首先去重庆烈士墓，缅怀了革命先烈。又去了重庆人民大礼堂参观考察，随后游览考察了重庆著名历史街区”中山四路“。北京知青网一行受到重庆知青的热烈欢迎接待。
▲2023年10月28日，知青文献数据库研讨会在上海社科会堂第一会议室举行，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会员、颐若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代表等近50人参加了研讨会。该颐若知青文献数据库，由知青研究会、颐若文化公司双方共建，超星实业负责数据库项目的具体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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